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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王伟应

潍坊的6月，酷暑已经来临，热浪弥漫在空
气中。

每到这个夏阳高照、蛙语蝉鸣的时节，潍
城区赫家村的村民都要看看村北的土丘。这是
一块隆起的高大土丘：其上草木丰茂，枝叶在
夏风中沙沙作响；其下小路蜿蜒，曲径通向不
远的前方。

年华流转，往事悠悠，岁月让一切都回归
平淡。村民陈义海介绍，这座平凡的土丘有着
一段不平凡的过往，它附近曾是晚清道光年间
重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的墓地。

陈官俊在赫家村是妇孺皆知的人物。“那
是我们家族的荣耀。他的官德政声，以及其子
陈介祺的学术成就，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的。”陈氏后人陈发田说。

贪腐大案心胆寒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陈官俊生

于赫家村。“他降生的当年，对清廷来说是极
不平凡的一年。当时清朝官场风声鹤唳，笼罩
在清代第一大案——— 甘肃冒赈案的腥风血雨
里。”陈义海说。

这一年，对于年过古稀的乾隆帝来说，绝
不是个称心如意的好年头。

首先是一封封来自甘肃前线的奏报，让乾
隆帝满腹狐疑。

前往甘肃平叛的大臣阿桂等人一再奏称：
大军自从进入甘肃境内，连日大雨瓢泼道路泥
泞，致使军卒行进缓慢。

阿桂奏报与甘肃官员此前的反馈大相径
庭，这引起了乾隆帝的疑心。此前连续七年之
久，甘肃官员一再禀奏：陇地连年干旱少雨，
田间麦苗焦枯，地瘠民贫，灾民乏食。为了赈
济甘肃百姓，乾隆帝同意甘肃官员从民间募集
豆麦谷粮的建议。对捐纳粮食的百姓，官府给
予他们监生资格。

然而，所谓甘肃“捐监”，只是时任甘肃
布政使王亶望一手炮制的贪腐之道而已。

乾隆帝心思缜密，他三令五申要求只允许
收取粮食，防止弊政产生。但甘肃官员仍然擅
自违反规定，将应该收取的“本色粮米”偷换
成“折色银两”。按照朝廷规定，要获得监生
资质，需缴纳豆粮43石。王亶望将其折算成白
银47两，此外又另加办公和杂费8两，按照55两
标准收取。

按照事后案件调查：七年时间里，甘肃共
奏报募集豆粮合计1100多万石。按照王亶望制
定的折算标准，甘肃大小官员共获得约1400万
两白银的巨额收入。

如此海量资金，除极少数用于赈灾外，绝
大多数都为贪官污吏私分自肥。甘肃全省串通
一气，他们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将每年谎报的
灾情分配到各县。因为形成利益共同体，甘肃
冒赈持续七年，朝廷却一无所知。

面对甘肃连年奏报的捐监成绩，乾隆帝也
曾有过疑虑：甘肃一贯贫瘠，缘何能有如此多
人捐监？为了探求事实真相，他派遣素有“袁
青天”美名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兰州开仓查
粮。

袁守侗出身山东官绅大族，家族财富不可
胜计，自然对行贿受贿嗤之以鼻。他的清廉和
勤勉，使朝廷相信他有能力弄清甘肃捐监真
相。袁守侗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甘肃，盘查粮
食存储情况。经过“逐一签量，按策核对”，
他得出“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的结论。
乾隆帝的疑虑被打消了。

其实，袁守侗是被甘肃官员“偷天换日”
之计蒙蔽了双眼。

袁守侗只是抽样“签量”，测量面积仅有
方圆数尺，没看到仓库全貌。而且甘肃官员串
通起来做了手脚：应付检查的仓库，是用掺和
糠土的木板一层层摞起，只在最上面铺放少许
粮食。即便是这些许粮食，也是从别的州县腾
挪来的，真的“监粮”其实一粒也没有。

直到阿桂、和珅率军入陇，震惊天下的冒
赈案才被揭开面纱。

乾隆帝愤怒到了极点，他咬牙切齿地说：
“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
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

法无可贷。”最终案件波及数省，百余名官员
涉案，近六十人被杀，全国震动。

甘肃冒赈案的余波，震撼了潍城的读书
人。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频繁提及，慨叹不
已。陈官俊入私塾开蒙后，塾师也常以此案感
叹官场日非、官员贪婪。陈官俊对降生当年的
大事铭记在心，并时刻提醒自己贪腐害人害
己。

“命运的冥冥契合，让陈官俊自幼对贪腐
深恶痛绝，立志毕生清廉为官。”陈发田说。

更令人惊叹的巧合，还在等着陈官俊……

同年被害受震撼
陈官俊自幼聪颖，很快就展露不凡的才

能。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27岁的他北
上赴京参加礼部春闱会试。

赴京的山东举子中，有两位同龄的应试
者：36岁的枣庄举子王鼎铭、即墨举子李毓
昌。两人都不是第一次赴京应试，如今年近四
旬更是摩拳擦掌，誓要在科场有所斩获。他们
之后的人生选择，将给陈官俊带来深远影响。

王鼎铭性情刚毅，急人所急，济人以困，
是个外向慷慨的人。李毓昌性格则完全相反，
他为人沉稳，缄默寡言，不善与人交际。李毓
昌早年一心扑在读书上，甚至到了“人罕睹其
面”的地步。

陈官俊和王鼎铭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互
有照应。而对落落寡合的李毓昌，陈官俊只知
其名而没有什么来往。

命运有时会开残酷的玩笑，对此陈官俊深
有感悟。他刚到京师，就突患恶疾，被迫卧病
在床。

眼看应试日子临近，如果身体无法痊愈，
肯定错过这科会试。陈官俊要想再度赴考，就
要到三年之后。

对志在金榜题名的读书人来说，三年光阴
实在等不了、耗不起。

关键时刻，无私的王鼎铭拯救了心急如焚
的陈官俊。他主动放弃诗书温习，帮陈官俊延
医治病，还侍候在旁，悉心照料。会试之前，
陈官俊终于痊愈下床。他和王鼎铭一道参加会
试，最终高中殿试二甲第二名。而王鼎铭则再
度铩羽而归，遗憾落榜。李毓昌则考取三甲同
进士，得了一个较低的名次。

对王鼎铭的恩情，陈官俊心怀感激和愧
疚。他深知王鼎铭良善正直，性情刚毅，不适
合复杂的京城官场，却适合为一方百姓造福。
后来陈官俊宦海浮沉，仍不忘举荐王鼎铭赴任
地方。王鼎铭不负陈官俊期望，他赴任湖南新
田知县，不要仪仗排场，不穿官服，不抬轿，
不吆喝，平民布衣，步行前往。他微服入城，
宿城隍庙，设誓神坛，要为一方好官。王鼎铭
清廉俭朴，为民兴利，终成一代循吏。

不相熟的李毓昌，却以自己的死深深震撼
了陈官俊的心灵。

李毓昌中第后，以即用知县分发江苏抚署
候缺。当时正好山阳（现江苏淮安)遭洪灾，他
便被派往那里负责查赈。

李毓昌因埋头诗书，接触社会较少，性格
较为理想化，可谓嫉恶如仇。到任后，他查到
山阳知县王伸汉借放赈之机贪赃枉法、克扣赈
银，就欲上报查处。王伸汉知道后大为惊恐，
先是设宴殷勤相待，各种花言巧语，试图收

买，但李毓昌置之不理，拂袖而去，斥责他
“为官之道贵在清廉，攫取饥民之口食，非民
之父母所为”。李毓昌准备写奏本，参劾知县
王伸汉。

王伸汉见收买不成，便铤而走险，设法买
通李毓昌仆人在其茶水中下毒。李毓昌先是腹
痛吐血，后被仆人用丝带勒死，然后伪造自缢
身亡现场。王伸汉又买通淮安知府王毂，以自
杀草草结案。

李毓昌无缘无故突然自杀，令家属极难接
受。其妻在丈夫遗物中发现血衣和禀帖残稿，
顿时对李毓昌之死起了疑心。经过开棺验尸，
李毓昌中毒而亡真相大白天下。李毓昌叔父李
泰清立即赴京城向都察院提出控告。

案情很快真相大白，嘉庆帝得知事情原
委，极受震动。他亲自批示，将谋害李毓昌的
贪官、刁吏、恶仆等从重惩处，两江总督铁
保、江苏巡抚汪日章被革职流放，还查处了其
他涉案的官吏和9名查赈大员，李毓昌冤案终得
昭雪。

李毓昌之死，让陈官俊极受震撼。在给友
人的信件中，他对这位同年的遭遇深感惋惜，
对他的品性深表钦佩。

陈官俊日后为官，谨慎廉洁，始终把清廉
作为操守标准。

阻查陋规称诤臣
嘉庆中期，沉闷的衰颓气息笼罩在朝廷上

空。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增加速度，人
地矛盾突出，许多百姓连温饱都成了难题。

但对绝大多数传统官员来说，此时还算得
上“大体无事”的太平时代。陈官俊初入宦
途，还保留着文人气息，时常在书斋文海徜
徉，尽情挥洒着才思。

入仕第二年，陈官俊就入选全唐文馆，参
加文章总集《全唐文》的编纂。此时资历尚浅
的他，得以结识曹振镛、阮元、孙玉庭、孙星
衍等一众名臣。陈官俊扎实的才学，兢兢业业
的工作，很快在文馆中脱颖而出，得到重臣赏
识、帝王关注。

嘉庆二十一年六月，陈官俊入直上书房，
参与皇子经书学习。三个月后，又任日讲起居
注官。到嘉庆帝晚年，39岁的陈官俊升任右春
坊庶子，并出任山西学政。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刚登基的道光
帝雄心勃勃，想要一番大作为。他接受户部尚
书英和疏奏，要求各省对所有官场陋规一一查
明。

当时英和见历朝相沿陋规越来越严重，几
乎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如“节寿礼、程仪、门
生礼”等名目多如牛毛。官吏借此敲诈贪污，
百姓横遭压榨剥削。于是他建议：将各省陋规
逐一查清，分别应存或者应当革除，规定下来
加以限制。

道光帝对此议深表赞同，立即下诏清查陋
规。诏书中说：“聚敛盘剥之风日甚一日，而
民间之储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
极。与其私取，不如明给。”

道光帝还认为：“（陋规）虽然明令禁
止，照样巧取豪夺。上司借此恐吓属员，小民
为此控告官吏。不如明立章程，加以限制。”
只是各省具体情形不同，道光帝要求各地督抚
将所属地区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

革。此后再有搜刮者，一经查出，即从重治
罪。

道光帝清查陋规，是涉及全国吏治整饬、
颓风扭转的重要举措。为了表明自己刷新吏治
的决心，他再次下诏：“外省地方官浮收勒
折，苛敛民财，总以俸廉不敷办公为借口。朕
抚恤黎元，岂能置之不问！”他严厉要求督抚
大吏“不要苟且塞责，或畏难推诿，听任掩耳
盗铃”。

新帝的态度坚决，逢迎拍马者自然趋之若
鹜。但陈官俊经过理性分析，认为此事断不可
行。

旁人劝陈官俊莫要贸然上疏。他却立即奏
疏朝廷，认为“各地陋规皆出于百姓。地方官
未敢公然苛索者，恐怕上面知道而治以罪。如
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
胆，额外多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陈官
俊担心陋规一旦固定，官员盘剥将变本加厉，
因而坚决反对陋规合法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陈官俊首先上奏的引
领下，一些朝廷重臣和地方督抚奏疏也陆续递
到朝廷。礼部尚书汪廷珍、吏部侍郎汤世钊、
直隶总督方受畴、两江总督孙玉庭先后奏请停
止清查陋规。

在群臣接二连三的谏阻下，道光帝终于意
识到清查陋规的隐患和危害。他迅速收回成
命，并严厉训斥了相关官员。

陈官俊作为上疏谏阻第一人，深得道光帝
的眷注和称许：“幸朝有诤臣，连章入告，朕
不胜欣悦之至，陈官俊交部议叙。”道光帝在
诏书中大力褒奖，称其为“诤臣”。

道光帝决定交付陈官俊一项“秘密使
命”。这项特殊使命，让陈官俊深感责任重
大，也让他罹受牢狱之灾。

横遭构陷心不悔
一个寻常的日间，道光帝在上书房单独召

见了陈官俊。除了对他直谏的褒奖，道光帝更
赐他密旨，嘱托他“留心察访山西官吏贤否、
政治得失，直至内廷”。

陈官俊性情坦白诚朴，觉得既然接受皇帝
命令，就一定要尽职尽责完成。但作为一名主
管教育的学政，秘密查访山西吏治面临诸多不
便。眼见查访任务迟迟没有进展，陈官俊内心
焦虑万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他开始登门拜
访一些关系较好的晋官，旁敲侧击询问山西吏
治问题。

一个阴狠的目光，躲在暗处悄悄观察陈官
俊的一举一动。

目光的背后是山西巡抚成格。有人向他报
告，学政陈官俊暗中秘密调查山西吏治。心中
有鬼的成格惶恐陈官俊照实奏报，影响自己的
仕途，迅速酝酿了一个报复计划。

成格令人四处搜集陈官俊的“黑材料”，
静静等待着时机的来临。如果陈官俊在任山西
学政，自己一旦弹劾，朝廷必然派人前来调查
对质。只有等到陈官俊离任，才能没有后顾之
忧。

不久，机会来了。陈官俊升任从四品翰林
院侍讲学士，奉命回京任职。

黑暗深夜，烛光摇曳。成格决定出手，他
自信一击即可彻底击倒陈官俊。

很快，道光帝就收到了来自山西的弹劾奏
章。成格列举了陈官俊在山西“责罚家仆、途
中纳妾、钻营受贿、干预地方公事”等一系列
不法行径。

地方巡抚的弹劾奏章自然得到高度重视。
军机处立即传讯陈官俊详加询问此事。陈官俊
内心坦诚，对在嘉庆朝发生的责仆和纳妾两事
立即承认，但对借查访吏治敛财自肥坚决否
认。

道光帝觉得此中或有内情。他先后四次颁
布谕令，要求相关部门予以严查。他还让赴京
途中的陕甘总督长龄立即赶赴山西调查此事来
龙去脉。经过长龄的调查，发现成格参奏陈官
俊各条均无实据，乃道听途说拼凑而成，“成
格惟有伏地叩头，声称奏事不实”。

道光帝接到长龄奏报后，既愤怒于成格的
诬告，也不满陈官俊泄露查访吏治密令。他决
定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措辞严厉地表示：
“成格不胜巡抚之任，著即来京，以六部主事
降补。陈官俊躁妄粗鄙，不知慎密，实属负

恩，著退出上书房，以编修降补。”
也许担忧这样的处理让双方不满，道光帝

又苦口婆心地表态：“嗣后各省督抚，断不可
因成格参奏学政获谴，即有不公不法之学政，
亦不肯据实参奏。各省学政，亦不可因陈官俊
言事不密获咎，明知本省利弊，亦皆缄默不
言。”

陈官俊因急于查访吏治而不慎泄密，虽出
于无心，遭到的惩治却很严厉。降为翰林院编
修，14年的宦途又回到了原点。

仕途遭此挫折，陈官俊也曾有过一段时间
的沮丧。但他本性淳朴，很快就对当下境遇看
得淡然。道光二年，他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后历任各职，于道光九年升任从四品的国子监
祭酒。

五十岁的陈官俊，又回到了被参劾前的品
级上。命运的轮回，令他感慨万千，遂特意作
《箴言》表露心迹。其曰：“尔亦我，我亦
尔。心观心，无彼此。且静坐，且欢喜。学吃
亏，学知止。受中嗔，苦中美。看得空，作得
实……”

以文观之，纯良淡然的性情没有变。

急上《以守为战疏》
古人云，祸福相倚。陈官俊“心态一变天

地宽”，自从看淡了仕途进退，反而步入了晋
升的快车道。

也许是道光帝自觉此前处理对陈官俊不
公，日后又愈发欣赏陈官俊的笃实和坦诚。所
以道光十四年，陈官俊升任内阁学士，并兼礼
部侍郎，成为正二品的朝廷大员。此后他历任
礼部、户部、工部重职。道光十九年，陈官俊
升任工部尚书，并获得紫禁城骑马的殊荣。

后来，陈官俊虽又因口风不严牵涉庆玉
案，却得到了道光帝一定程度的谅解。所以虽
然被革职降级，却很快又被皇帝提拔，再度出
任六部尚书。

鸦片战争爆发后，前线战事虽然一再败
北，但官员却竞相向道光帝谎称胜利。看到朝
堂笼罩在虚幻的胜利氛围中，陈官俊上著名的
《以守为战疏》。奏疏中，他批评朝廷弥漫的
盲目乐观情绪，警告应提高危机感和警惕心。
他还建议前线官兵不要一味出击，而是坚守不
战以逸待劳，靠消耗战来打败英军。事实证
明，这也许是腐化衰落的清军对抗近代化装备
英军的最好办法。但在不切实际的乐观氛围
里，他的建议根本得不到任何重视。

道光二十三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次
年，陈官俊署理兵部尚书，负责全国军队的整
顿。但不久，因为同僚的排挤，他又调任礼部
兼署理工部尚书。次年十一月，道光帝擢升陈
官俊为协办大学士，并调任为吏部尚书，掌管
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
务，成为中央六部尚书之首。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率群臣拜谒嘉庆帝
的西陵。临行之前，他特命陈官俊留京办事，
负责朝廷大事。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陈官俊突发痰疾离
世。重病中的道光帝获知后，极为哀伤。他立
即下发谕令，对陈官俊予以表彰：“协办大学
士、吏部尚书陈官俊性情直爽，表里如一，学
问贯通，慎勤供职……心地坦白，诚朴可嘉，
日加委任……特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奉职弥勤，正资倚畀。兹以痰疾猝发，顷刻溘
逝，遗章披览，悼惜良深……”道光帝赐陈官
俊祭葬，赐谥号“文悫”（诚实谨慎之意），
追赠太子太保，并入祀贤良祠。

清代贤良祠是祭祀王公大臣以及有功国家
者的专祠，在陈官俊之前，以协办大学士入祠
的汉臣只有汪廷珍一人，足见道光帝对他的肯
定和认同。

■ 政德镜鉴┩到等

他性情坦诚无隐，建言献策出于本心，所以既因直谏而受帝王嘉许，也因率直而遭同僚诬陷。仕途曲折轮回，

变的是对官场的观感体悟，不变的是内心的诚挚如初。

陈官俊：坦白诚朴，表里如一

□ 本报记者 鲍 青

陈官俊仕途的第一个大挫折，是遭到山西巡
抚成格的恶意构陷。在清代，因为学政的特殊性
质，往往成为地方督抚顾忌和不喜的对象。

清初，朝廷裁撤各地巡按御史，地方吏治监
察由总督和巡抚兼任。督抚节制通省文武，职掌
察吏安民。随着他们权力日重，如何防范权力滥
用成了当务之急。

由朝廷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学政，成为监察
地方官员的理想人选。

学政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朝廷管理人才，主管
一省的学校，是负责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
的最高长官。官员在任学政期间，不论本人官阶
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且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
而学政的待遇优厚，当时有“得一学差，俭约者终

身用之不尽”的说法。所以学政在地方官僚体系
中，独立性和灵活性很强。

学政由朝廷中央直接简派，不属于督抚的下
辖属官。学政通常三年一任，且品级不定，往往是
从京城其他衙门临时调任过来的，大多情况下是
翰林院的学究。他们在京城虽然级别不高，但却
是皇帝亲简，属于钦差。

皇帝派遣学政管理地方文教事务，同时也秘
密牵制督抚及其他外官。但与巡按御史公开监督
不同，学政则是皇帝的耳目，负责访察密奏各省
吏治与民情。皇帝往往私下吩咐学政，赴任后，要
一方面“凡大小官员的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
要留心访察”，另一方面，学政专司校士衡文，“无
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四川学政任兰枝离
京赴任前陛辞请训。雍正帝面谕他：“你到那里，

凡大小官员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要留心访
察，就如设立巡按的意思。若有出色的好官，密奏
朕知道，如无出色的好官，也就罢了。”皇帝还特
别叮嘱，此类密奏须要学政专门差人送京，做到
君臣共同谨慎严密。

清中叶以后，学政尽管没有明确的稽查密奏
章程，但基本上以“随时”形式奏报各地事务，在
实际运作中逐渐形成一定的常例。

许多学政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监察重任。他
们切实按照皇帝要求，随时将某些督抚及地方弊
政上奏。如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江西学
政谢溶生奏劾巡抚纳贿，勒索属员馈送等项劣迹
条款。乾隆帝览后，觉得谢溶生所奏巡抚种种劣
行“实为骇然”。他同时也有顾虑：“谓谢溶生与巡
抚别有嫌隙，遂可驾空捏说，全无指实，则自应治
以诬奏之罪。但所奏各条，俱有款征，亦何从凭虚

捏造。”
乾隆帝深思熟虑后，认为此类大案“政治攸

关”，不可不彻底查究虚实。他密令钦差刘统勋
等人前往查办。刘统勋查证谢溶生所参各事全部
属实，最后不仅江西巡抚被革职查办，连两江总
督也因“失察获咎”。当时各地督抚一时改变对
学政态度，表面礼遇有加，背后咬牙切齿。

学政可以密奏督抚大员的过失，令许多地方
大员如坐针毡。而一些不够检点的学政，也开始
利用手中特权钳制地方官员，甚至肆意妄为。嘉
庆年间，山西学政莫晋曾获得皇帝密旨：“朕闻
山西抚藩（巡抚和布政使）二人，优劣声名迥
别。孰优孰劣，密奏以闻。”莫晋得旨后，秘密
走访调查，立刻将结论奏报朝廷。只是莫晋恃功
自傲，有意邀宠，对山西官员随意褒贬，又引起
了皇帝的不满。嘉庆帝为了安抚督抚情绪，严厉

批驳莫晋：“所论二人，皆未的确。汝不过随时随
事，察其优劣，密奏以闻，以备考察耳。朕岂有不
信抚藩大吏，反信一个书生片言只字之理？若错
会朕意，依势作威，自误不浅矣。”

由此，学政在地方面临着尴尬的处境：按
照朝廷规定，各省吏治与民情是学政禁止干预
的事务。但朝廷又要求学政承担访察密奏的责
任。

随着学政权力日重，皇帝又开始依靠督抚
来钳制学政。

为了限制学政权力，各省督抚可以在年终
密陈学政声名。而这成为清廷掌握学政廉洁与
否的重要途径。

皇帝早已发现，某些督抚即使明知学政声
名狼藉，仍不肯据实参奏学政，“若非瞻顾情
面，扶同徇隐，必系各督抚等在任别有贪劣款
迹，恐被学政讦发其私”。他们心存顾忌，不
敢将名声不佳的学政列入弹章。结果导致原本
“互成敌体”，彼此制约的督抚与学政，若因
互挟其短，“遂不得不联为一气，互相弥
缝”。而通过将学政纳入年终密陈范围之内，
既加强了督抚在地方的权威，又分化了督抚与
学政的相护联合的风气。

陈官俊身为学政，有秘密查访山西吏治得
失的权力，这引起了山西巡抚成格的恐慌和仇
视。于是他利用陈官俊入京离任的机会，密奏
陈官俊诸多“不法之事”。

·相关阅读·

清廷为了钳制地方督抚权力日大，令本来掌管学林的学政，担负起监察监督的责任。而为了防止学政权力过大，

又赋予地方督抚年终密奏学政的权力。两相制衡下，学政成为地方督抚身边的“麻烦人”。

学政：地方督抚身边的“监察者”

陈官俊所用毛笔和印章 鲍青 摄

陈官俊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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